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獵殺兔娘







作者：基佬山伯爵



《冰戀書櫃》



我匍匐在樹叢中，農場的景緻盡收眼底，透過4倍瞄準鏡，農場任何一角都能看的清清楚楚。



因為兔子破壞了這裡的農作物，農場主人委託我幫助處理這裡的兔患問題。



我懷裡抱著的是父親傳給我的獵槍，因為平日的精心保養，儘管老舊但十分可靠。



瞄準鏡的調零已經完成，現在是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了。



======



獸人是一種遍佈大陸的物種。



雄性的獸人長的五大三粗，類似人猿，不過更接近人類一點，而雌性的獸人則有著近似人類女性的外觀，卻有著獸類的耳朵和尾巴，智力只比動物高一點，有些能聽懂人話。



有關對待獸人的政策在大陸各國中都各有不同，不過基本上都是可以獵殺或奴役的對象，有些國家則禁止對貓類、犬類獸娘等下手殺戮(除非人類受其威脅)。



獸人也頗受奴隸市場歡迎，雄性獸人是一種頗佳的勞動力，而雌性則是，你懂的。



現在出現在我的瞄準鏡十字線裡的，是一隻兔娘。



白色的長髮沾了點泥土，面容以人類的審美來看亦相當可愛。



她頭上一雙長長的兔耳朵靈活地轉動著，我知道她是在仔細聆聽有沒有什麼風吹草動，眼睛也在四下警戒。



不過我藏的很隱蔽，她沒有發現我就在50米開外。



我的瞄準鏡十字線在她凹凸有致的白皙身體上慢慢遊移著，她胸前的雙峰足以讓大多數的人類女性自慚形穢，尖端有著櫻桃般的粉色乳頭，柔美的背部曲線下的臀部挺翹誘人，脊椎末端有著白色毛茸茸的白球尾巴。



在人類的居住地附近碰見獸娘的機率相對比較少，大概是餓壞了吧。



我認識有的獵人喜歡打獸娘的敏感地帶，欣賞她們掙扎，不過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給我的獵物一個痛快的。



我爸曾經告訴我，一槍斃命乃獵人的信條。



我深呼吸一下，把空氣緩緩吐出同時手指上也慢慢壓緊扳機。



兔娘四顧無人，開始貓著腰慢慢的向農作物走去。



槍響，驚起林中飛鳥無數。



只見兔娘似乎一臉迷惑，雙峰中間已然出現了一個不大的血洞。



她怔住了，隨後雙腿再也無力支撐身體而緩緩跪下，最後哦一聲，躺倒在地。



她那雙雪白的長腿屈伸了幾下，不久就只剩下反射性的微微抽搐。



我對我的槍法還是很有信心的，這一槍肯定命中了心臟。



我離開藏身點走向我的獵物，只見鮮血從兔娘胸口的傷口中不斷冒出，流到地上匯成了一灘，而她那長著稀疏恥毛的下身則溢出了尿液，把她的大腿和地面都弄濕了一片。



我嚥了口口水，彎下腰一把抱起了兔娘軟綿綿的身子，把她搬到我的SUV的後車廂裡去。



今天我再也沒見到野生獸娘，只打到了一些普通兔子。



最後我把我打死的兔娘和其他兔子放在一起，拍了照留念。



在我駕車離開前農場主人向我道了謝並給了我說好的酬勞。



回到家，我把車泊進車庫，打開後車廂，那隻兔娘就蜷縮著身子縮在事廂的一角。



我雙手托住她長著些許絨毛的腋下把她上半身扶起，然後扶住她的腰一使勁，就把她扛到了肩上。



不得不說別看這免娘個子不大，一米六左右的身高，沒想到還挺沉的。



手環抱住她的翹臀固定好，隨著走動她的雙腿在我身前搖晃著，胸前的兩團則壓在我的背上，我扛住這隻兔娘走向地下室。



把兔娘放在地上後，我走到一邊打開燈，把水喉接上水龍頭，擰開水制，先把這隻兔娘身上的血污泥土尿液等沖洗乾淨。



一隻手拿著水喉，另一隻手在兔娘的身上擦拭著，在充滿彈性的乳房上反覆蹂躪著擦去已經凝固了的血塊，順著平坦柔軟的腹部一路向下擦洗著，在沾有些許排泄物的兩腿間用力擦拭。



洗完正是後我把她翻過來讓她趴著躺在地上，開始洗她的背。



背上沒有彈孔，想來子彈是留在她體內了。



我輕撫著她彷彿吹彈可破的皮膚，心中感嘆。



真是好材料。



清洗過後我用繩子分別綁起她的兩隻手腕，把她呈Y字形吊在鐵架上。



此時，我胯間的小兄弟已經充血硬挺，脹得難受。



我繞到她身後，伸手揉搓著她那對手感極佳的白皙乳房，挺直的肉棒在免娘的陰戶外磨蹭了一會，然後我挺腰完全插入她的體內。



老實說，沒什麼感覺，好像插海綿似的。



我玩著她沉甸甸的乳房，身下抽插著，不一會就在她裡面射了。



不得不說這精液沿著她大腿流下的景象還挺誘人的。



該動手了。



我一手搓揉著兔娘纖細的脖子，肌膚因為剛洗過而十分濕潤。



掏出小刀，我輕柔地把刀鋒插了進去，然後順著脊骨一路向下小心地往下割，一路割到肛門附近。



我開始扯下她身上的兔皮，其間不時要在必要的位置上下刀切割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皮給了扯下來。



然後，我還要用小刀仔細地把皮上的脂肪也一點不留地刮掉。



沒有了皮膚，兔娘身上的紅色肌肉和胸脯的乳腺組織一覽無遺，別有一番誘人之處。



我撫摸著兔娘的臉頰，她的頭下垂著，雙目無神地望著地面，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矇然不知。



啊，真是漂亮。



我再次動起刀……



「嘿咻……嘿咻……」



辛苦了好幾個小時，我長嘆一口氣，同時為我多了一件美麗的收藏品而滿意地笑了出來。



我得到了完整的兔皮，至於兔娘剩下的血肉，在清除了內臟後被我收進了冷藏庫。



一個星期後，我的客廳裡就多了一個美麗的免娘標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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